
48

Film, Television and Theatre Review
影视戏剧评论

2023 年 第 3 期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虽然出现

了不少女性作家，但以剧作家的身份活跃的却鲜

有，袁昌英是其中独特的一位。作为一名受过

新式教育的现代女作家，她涉猎多个文学领域，

包括小说、散文创作和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但

她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作为女性作

家，袁昌英十分关注女性问题，其独特的中西教

育背景，使她形成了独特的女性观。她将对现实

问题的思考融入话剧创作之中，通过刻画不同的

女性形象，展示女性在社会、家庭和个人生活中

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

1929年，袁昌英创作的《孔雀东南飞》以话

剧的形式分析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婆媳问题”，

成为备受关注的名剧。此后，接连创作了《活诗

人》《究竟谁是扫帚星》《结婚前的一吻》《人

之道》《文坛幻舞》和《饮马长城窟》等十多部

长短剧本。这些作品意在解放处于男性话语秩序

中的女性，尝试为女性构建独立的话语空间。她

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再是男性视角下的附属或配

角，而是具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主体。

她的创作不仅提出了女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她

为女性赋予了独立的、自我表达的空间，使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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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袁昌英独特的女性观对其话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面对女性解放的重大议题时，她凭借

女性特有的敏锐洞察力，理性地看待与思考女性内心深处的挣扎以及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的

压迫并在其话剧作品中有力地展现出来，这不仅罕见于中国现代话剧史，在中国女性书写

史中也是别具一格的。同时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双重熏陶下，她形成了

一种平和而理智的女性意识，这使她能够正视两性之间的差异，发现并强调女性自身所具

有的英雄品格进而呼吁有差别的男女相对平等。从我国女性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实

践来看，这种观念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当代，对于妇女解放都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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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能够在社会中被听到，展现了独属于女性

的力量。

一、深入挖掘女性心灵世界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易卜生无疑

是最受欢迎的剧作家，其《玩偶之家》在中国

广受欢迎。在1919年3月，胡适于《新青年》

第6卷第3期发表的《终身大事》，这是中国第

一部现代话剧剧本，也被后人视为国内“娜拉

剧”的源头，拉开了国内“娜拉剧”创作的序

幕。此后，大量以女性“出走”为主题的话

剧作品接连出现，如欧阳予倩的《泼妇》、余

上沅的《兵变》等，这些剧中的女性主角都具

有明显的娜拉色彩。这些对女性解放的描绘与

“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高度一致，反映

了作家对现代社会中“人”的深度关注。然

而，这些“娜拉”们毕竟都是出于一些男性剧

作家的想象，他们书写的虽是女性的解放，但

只是将女性所受的压迫作为批判社会的一个端

口，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女性内心世界，因此塑

造的仍是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对于女性本身的

关注和表现尚有不足。而袁昌英的作品中，女

性主角的情感世界得到了细腻而深入的描绘。

这种对女性情感的关注和描绘，体现了袁昌英

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孔雀东南飞》是袁昌英最负盛名的代表

作，这部改编自乐府诗的作品一经出世便引起了

剧坛的轰动。作者曾在该剧的序言中介绍说：

“那夜梦中惊觉，不由得想到这诗上面去，不由

得自问焦母遣退兰芝到底是什么理由。自然在中

国做婆婆的自古就有绝对的威权处置儿媳的。焦

母之驱退兰芝不过是执行这威权罢了。然而这答

复不能满足我。我觉得人与人的关系总有一种心

理作用的背景。焦母之嫌兰芝自然有一种心理作

用。”［1］以此为出发点，剧中主角不再是刘兰

芝和焦仲卿，剧情主线也不再是爱而不得的爱情

故事，而是演绎年轻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焦母

的心理世界。

在封建时代，女性大都纳入男性的话语秩

序中而没有自己的声音，因此当丧夫之后，焦

母便觉失去了精神支柱，自此一生心血都交付

到了儿子身上，将儿子视如生命。“自你爸爸

去世，我没别的事好做，我的全心全力都用在

你身上，一天到晚就只顾着你的美。”［2］她

对儿子的喜爱，已经成了极致畸形变态的占

有，因此娶来“冲喜”的媳妇与焦仲卿表现得

越恩爱，焦母的心越空虚不安，以至无法控制

的沉郁和易怒，直到最后驱赶刘兰芝离开。袁

版《孔雀东南飞》在情节上与乐府诗《孔雀东

南飞》一样都是以焦刘二人的死亡悲剧收场，

但值得一提的是袁昌英在剧中安排了姥姥这一

角色，借姥姥之口说出寡居女性的心酸：“不

曾亲沉到海底过的人，那知里面的凄冷？……

其实痛苦不在守节，苦是苦在我们这颗心没有

地方安放。”［3］姥姥和焦母都是封建礼教的

牺牲品，所以读者虽仍为焦母的专横无礼而气

愤，可却能理解她的悲哀，她的半生都为“在

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守节思想所

折磨，看到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将其他

女性视为珍宝怎能不心生嫉妒？“母亲辛辛苦

苦、亲亲热热地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一旦被

另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里总有点愤愤

［1］袁昌英：《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商务印

书馆，1930。

［2］袁昌英：《袁昌英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第3页。

［3］袁昌英：《袁昌英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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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年纪大了或是性情恬淡的人，把这种痛

苦默然吞下了。假使遇着年纪还轻，性情剧烈

而又不幸是寡妇的，这仲卿与兰芝的悲剧就不

免发生了。”［1］身为女性，袁昌英更深切地

体会到女性内心隐秘的感情，于是焦母便不再

是破坏焦刘爱情的封建礼教和家长权威的代言

人，而成了被礼教戕害的可怜女性，袁昌英看

似只是解释了焦母拆散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的

原因，但其实是将矛头直指向封建社会最灰暗

变态的一面，更加彻底地揭示了封建礼教灭绝

人欲的罪恶。

袁昌英话剧作品的成功不仅在于她了解女性

心理，更得益于她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她广泛接

受西方文化并吸收了其精髓，她介绍翻译过法国

心理分析派的剧作、梅特林克的静默论，以及皮

兰德娄的反常心理研究等，对人的心理有着较为

深入的了解。且看《人之道》中对素莲紧张的心

理描写，她在道德的边缘挣扎试探，最后堕入了

无底深渊。不仅是女性形象，她还塑造了一系列

戏剧化的男性形象，如《孔雀东南飞》中软弱无

能的焦仲卿，《人之道》中抛妻弃子的欧阳若

雷，《究竟谁是扫帚星》里自私自利的惟我，

《文坛幻舞》中的诗人、音乐家、哲学家等，可

知袁昌英从中看到了社会伪善的一面，洞悉了人

性中的阴暗面。

二、大胆揭示女性的生存困境

袁昌英出生于湖南醴陵的一个官僚家庭，家

境殷实，幼年上过私塾，后又进入教会学校，学

习英语和西方文化，中学肄业后，在父亲的帮助

下先后去英国、法国留学。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

女性，她几乎没有遭受过落后的封建礼教制度的

毒害和折磨，但是接受了先进的欧美教育与思想

的她仍能够清楚地看到女性在旧社会、旧家庭中

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她能够冷静地看待这些生

活中的不公平，并通过文学和艺术塑造典型环境

中的典型人物，将时代的黑暗与人物的心灵困境

尽数揭露。

在讲求女子“三从四德”的封建时代，女性

受到的欺压与束缚多来自家庭，在此背景下，

五四先贤们鼓励女子看清丈夫面貌，勇敢挣脱家

庭的束缚找回“本我”，可是出走后又会怎样？

这是一个未解的难题。袁昌英并没有聚焦于“出

走”，而是去大胆揭露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残害，

揭露在黑暗社会之中女性的生存环境之恶劣。

《孔雀东南飞》中，寡母的变态扭曲心理是造成

焦刘爱情悲剧的直接原因，但更根本的是“夫死

从子”的贞洁观念束缚和毒害了焦母，她是封建

礼教的牺牲品。

《孔雀东南飞》是封建社会的悲剧故事，

封建礼教对女人的压迫显而易见，但袁昌英不

止看到了封建社会中女性生活之艰难，还看

到了现代社会中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女性的生

存困境。《人之道》也讲述了一位女性的悲剧

故事，剧本从梅英和素莲的叙旧讲起，二人都

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留学归来后一位从

政，一位从商，二人的语言举止都透露着时代

先进的风尚。在聊天的过程中，梅英提到了素

莲家的佣人王妈，她举止斯文，相貌端庄，但

却沦为下人，而且终日眼泪汪汪，这令梅英十

分好奇。原来是王妈的小儿子得了病，高烧不

退，梅英稍懂医术，便想为王妈的儿子看一看

病，以此为契机，王妈讲出了她悲惨的婚姻故

事。她十八岁出嫁，结婚四年生了两个儿子，

本来家庭就负担沉重，但王妈的丈夫在中学毕

［1］袁昌英：《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商务印

书馆，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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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后认为学堂不好，便想变卖田产出洋，婆婆

原是不同意，但在王妈二人的几番劝说下终是

同意了，只留了小部分财产作为老小四口的生

活费，剩下的全供丈夫留洋读书。最初丈夫还

常写信回来，但慢慢联系渐少，直至母亲去世

之后便失去了音信，五年的时间，她只等回了

“离婚信”和“绝命钱”，绝情的丈夫在国外

认识了才貌双全的女子，为了追求所谓的自由

爱情抛弃了王妈，王妈原本已经心如死灰，但

为了两个日夜嚎哭的孩子她毅然决然踏上了

寻夫之路。剧情演到此处，梅英表现得十分愤

怒，素莲却发颤、耳赤、脸热，二人截然相反

的反应与不同的爱情观为后面的剧情做足了铺

垫。后来素莲几月未归的丈夫欧阳若雷回到家

中，巧合的是他就是王妈所说的那个背信弃

义、抛妻弃子的留学丈夫。袁昌英巧妙的安排

拉满了该剧的戏剧效果，尽管王妈这样的女人

坚强刚毅、任劳任怨、孝顺贤惠，可是还是会

被认为是“无知无识”的旧式女人而遭无情抛

弃，剧作大胆地批判了当时被异化的“个性解

放”和“爱情自由”风尚，理性地审视了“自

由恋爱”主潮背后所隐藏的阴影与黑暗，也让

人看到了在时代不断进步、西学东渐之风盛行

的现代社会中被抛弃的传统女性的生存困境。

不仅是家庭困境，女性在社会中所面临的困

境也是长久以来备受热议的话题，袁昌英前卫地

看到了这个问题并在戏剧中予以展示。《文坛幻

舞》的主角是刚出大学校门的颇具诗才的少女艾

萼英，她天真烂漫，以琳泉女士和寒珊女士为偶

像，渴望进入中国文坛得到其他文人的肯定。在

哥哥艾萼云的引荐下，她得以在盛极一时的文化

城第一流饭店绿厅内举行一场宴会，她的哥哥为

她邀请到了上官若敖等文坛重要人物。但可笑的

是，上官若敖虽是文坛重要人物，却不是文人学

士，而是一个官僚家庭的纨绔子弟。剧作家在剧

中安排了一场戏中戏，艾萼英在读寒珊的诗的时

候，看到寒珊被一个男人威胁最后摆出投降的姿

态……一层层的铺垫，绿厅的真面目逐渐被揭露

出来，直到琳泉赤裸裸地说出：“女子作品的价

值，全在乎她的香水的浓淡……”，不管女子多

么富有才华，都会被社会以物质的标准去评判，

袁昌英借助文坛乱象有力地抨击了社会对待女性

不公平的标准。

不论是来自家庭还是社会的桎梏，袁昌英都

感同身受，正是由于她从女性的视角出发，理智

地自我觉察去理解和描述，才能在戏剧中客观地

揭示女性所面临的生活难题，并为女性寻找摆脱

困境的途径。

三、坚持为女性英雄品格正名

中国话剧的发端与女性解放的社会问题剧

有着紧密的联系。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运动构

成了“五四”知识分子反抗封建主义和追求民

族自由的重要路径。袁昌英虽然是“五四”一

代知识女性，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她的直

接影响相对较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第

二次国民革命高潮时期，袁昌英正在欧洲接受

教育，因此未能亲身经历中国现代革命思想最

活跃的两个阶段。所以她秉承的妇女解放思想

并不源自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而是基于西

方先进文化知识储备而进行的独立思考。她不

仅通过为女性争取政治、教育等权利来呼吁男

女平等，还通过彰显女性独有的英雄性格来颠

覆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

袁昌英并没效仿潮流创造“说走就走”的

“娜拉”，她理智地看到女性应当争取“自由”

权利，但更不忘女子为妻、为女、为母的义务。

剧作《饮马长城窟》讲述了营长袁梦华英勇抗战



52

影视戏剧评论	 2023 年 第 3 期

的故事，塑造了一位顶天立地的爱国军人形象，

歌颂了中华民族千年的爱国传统。剧作主旨显

而易见，但袁昌英并非只演绎战场炮火连天、

枪林弹雨的场面，更表现了抗战后方的巾帼形

象，袁梦华的妻子李洁如似乎才是舞台的真正主

角。李洁如是一位具备文学才华，且品性善良、

守本分的小学教师。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生活

艰辛的环境下，她朗诵《饮马长城窟》以鼓舞士

气，支援前线的丈夫，并激励后方的孩子们继承

父亲的志向。她独立扛起家庭的重任，使得袁梦

华得以全力投入抗战，屡获战功。虽然后续在银

行的舒适工作环境中，她的斗志有所减退，但经

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她仍然选择走上前线，与丈

夫并肩战斗。女性在战争主题中并没有被湮灭，

反而成了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不论是男性还是女

性，都发挥了自己最大的价值，表现了不同性别

的英雄品格。袁昌英的女性观是平和的，她对呼

吁男女平等并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故作姿态的

呐喊，理智冷静的思考让她最大程度地认识到了

女性价值之所在。然而，袁昌英并未全面采纳所

有的“贤妻良母”的标准，她对贤妻良母的理解

并不局限于封建社会的服从和无力反抗的状态。

相反，她将传统的美德与“五四”新文化的精神

相融合，将善良、忍耐与坚韧、刚毅等特质结合

在一起。在履行家庭职责的同时，也积极地接受

并扮演社会角色，展现了真实、善良和美好的女

性形象。就像《人之道》中的王妈，她供养丈夫

上学，含辛茹苦养育儿子、照顾老人，是一位典

型的贤妻良母，但在被抛弃面临艰苦的环境时，

她仍说出“我出来找他，并不是我要再向他要求

什么，我不是这样软骨头的人。我要找着他，是

要将我这两个孩子亲手交给他，为他们找一个父

亲，找一个着落，因为我……我是定然不能久存

于世的。”［1］她的贤惠与无私被展现出来，她

不依附于男人的坚毅刚强、伟大无私的形象更值

得人敬佩。

袁昌英在尊重两性差异的基础上又十分尊重

人的差异性，虽然她主张维护女子的妻性和母

性，但她并非是要人人都成为贤妻良母。“然而

女子里面，犹如男子里面，毕竟是仍有才识过

人，能力卓越，而其意志也很坚定的特殊人物。

这类女子，有的除了担任母亲的责任以外，尚有

余力，愿为国家社会做些别的事业；有的也许根

本就不能得为母的机会，可以倾全力以从事于社

会事业。这种女子，如果生在一个自由平等，人

人得而发展其天才的社会组织里面当然是有她们

的贡献的”［2］。她塑造的事业型女性也不乏少

数，最生动的当属《人之道》中的梅英，她“倜

傥不凡、不拘世俗”，游览四方，有行侠仗义之

品格，在听到王妈孩子病重时，不顾阻拦为孩子

看病，在听到王妈丈夫背信弃义后破口大骂，为

人刚正不阿、光明磊落。

《结婚前的一吻》更能体现袁昌英彰显女

子英雄性格的意图。该剧讲述了青年男女的一

场爱情乌龙故事。女主人公为李雅珍，是一位

千金小姐，为人善良诚恳，待人和善。另一位

女主人公名唤黎爱珍，才貌俱全、天真可爱，

但因父母过世家道中落而成为孤女，幸而得李

府庇佑，与李雅珍情同手足。剧中男主人公为

鲍君信，他还有一位朋友名为王炼之，年纪较

大，世故较深，但有一个缺点是怀疑女子高

尚可敬的人格。故事起源于鲍君信在公园见到

了黎爱珍和李雅珍两次，便不可控制地爱上了

［1］袁昌英：《袁昌英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第115页。

［2］王之平编：《袁昌英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

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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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府小姐”，继而提亲。虽然他家境贫寒，

但磊落潇洒，颇具文采，因之李家答应了这场

婚事，但受传统思想影响，未婚夫妇婚前不能

见面，所以李雅珍和鲍君信只能通过书信传达

思慕之情。李雅珍因自己文采没有黎爱珍好，

因此每次书信都由黎爱珍代笔她再誊抄。直到

婚礼前夕，鲍君信终于得到岳父同意，可以见

未婚妻一面，但他一见面就紧握住黎爱珍的手

并热烈地拥吻她，到这时才知道鲍君信原本爱

上的是黎爱珍。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李老对

雅珍说“现在无论他爱的是谁，他应当同你结

婚”。但李爱珍毅然拒绝了，理由是：“他不

爱我，我不同他结婚！”尽管父母思想传统，

尽管宾客满堂，尽管她深爱鲍君信，她仍是将

新郎相让，并以自己三分之一家产作为嫁妆。

如此的深明大义、自尊无私的高尚人格也打动

了一味否定女子的王炼之，更证明了女子也有

英雄的人格。袁昌英笔下既有任劳任怨、温柔

敦厚之贤妻良母，也有思想先进、品行正直的

时代新女性，她对人性差异性的尊重，对女性

美好独特品行的挖掘，无疑是她思想最可贵之

所在。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现代最早的女性剧作

家之一，袁昌英的文学实践确立了现代女性的

独立地位。她以女性特有的敏锐洞察力，自

觉运用戏剧艺术来阐述女性意识并深度揭示

人性的内在本质，客观地看待女性生存的困境

并试图找出解决办法。她的创作始终充满了对

女性解放的热切向往，以及对社会和谐理想的

追寻。尽管她的作品并未直接描绘时代的主流

生活，但其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对女性解

放的坚定追求，与我们追求全社会解放的宏伟

目标是一致的。她的女性主题戏剧，无论在当

时还是现在，都具有显著的文化价值和进步意

义，对我们当前理解和解决现实中女性问题仍

具有借鉴意义。

［齐云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

播学院］


